
妈妈特别善良

，

困难时期

，

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

之中

，

吃饭时

，

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

，

自己

留最少的一份

，

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

子们

，

特别是我

。

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

，

总

觉着吃不饱

。

记得那时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

，

家里为照顾

父亲请了一个阿姨

。

每天早晨

，

为了让阿姨休息好

，

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

。

过年过节

，

要先给阿

姨

、

司机

、

大夫包好红包

。

我们在爸爸身上学到正

直

、

求实

、

诚信

，

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

。

联系到联

想

，

我是主要创始人

，

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

份

，

我在其中只占

2%

左右的股份

，

我觉着这和妈妈对

我的影响分不开

。

随着事业逐渐做大

，

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带妈妈

到国外去走走

，

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

许

、

费用是不是公司出

，

如果公司出

，

妈妈绝不会

去

。

这对于我很有触动

。

我在香港办公司时

，

她一度

担心我爱钱财

，

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

，

看我

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

，

才放心

。

即使这样

，

她对我

也总说我爸爸公私分明

，

表现出她内心的那种自豪

感

。

她就是这样

，

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刻意的教育

，

都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

。

我上初中时

，

正是国家困难时期

，

妈妈在中国银

行秘书室工作

，

我要大量地读课外书

，

妈妈就一本一

本地为我借

。

妈妈在贸促会图书馆时

，

开始有意识地

为我挑一些书

。

我除了看一些如

《

青春之歌

》

那样一

类提倡看的书外

，

还看一些历史书

，

一些文学名著

，

如

《

牛虻

》、 《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》、 《

基督山恩仇

记

》

等

，

像杰克

·

伦敦的

，

像大仲马的书

，

我都爱看

。

后来她管图书馆时

，

一拿回来就是三十来本

，

基本是

她拿什么我看什么

。

妈妈说

： “

就知道老大要看书

，

吃不上

，

就满足他看书吧

。”

现在一般人愿意请我讲些事情

，

认为我讲演逻辑

性强

，

也挺生动

，

那是受妈妈的影响

。

记得

1952

年前后

，

没有谁重视讲演

—

讲演那时叫讲话

—

但是我妈妈重

视

。

她鼓励我在课堂上举手

，

让我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

害臊的

。

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了宣传鼓

动的力量

，

因此她对我说

：“

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

。 ”

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静的人

，

但

1949

年我

们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时

，

我大概

5

岁左右

，

所在的贤

宁小学要开一个庆祝会

，

竟然邀请她作为家长讲话

，

她还就答应了

。

开会时

，

看到妈妈走上主席台

，

把我

吓一跳

。

后来想

，

她那是要给我做样子

。

我妈妈有一个特长是学各地方言

，

学得惟妙惟

肖

。

学陕西人说话

，

学唐山人说话

，

听了就能学

。

我

今天也喜欢学各地人说话

，

说个陕西话

、

湖北话

，

都

受她的影响

。

有讲演能力

，

办公司就能把话讲好

，

让

员工有士气

，

有利于带好自己的队伍

。

所以说

，

有讲

话能力还是挺重要的

。

但是

，

对后来的我和我的父亲

，

妈妈就不再鼓励

我们讲话了

，

总是让我们悠着点儿

，

让我们和同事之

间

、

和周围人处理好关系

。

她认为想要把事情做好

，

要先想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

，

人家起什么作用

，

如

果有出头露面的机会

，

就要先向后退

，

多让给别人

。

我和爸爸都是一样的脾气

，

都是愿意向前冲的性格

，

到后来妈妈就是向我们说这些话了

。

对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们

，

妈妈非常慈爱

。

在我出

现思想问题时

，

都是爸爸和我谈话

，

妈妈陪着爸爸

。

高

中毕业时

，

我被挑选当飞行员

，

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

者

。

可到了要批准的时候

，

因为舅舅是

“

右派

”

被拿下

。

灾难从天而降

，

高考又误了

，

我因此特别沮丧

。

但是

，

妈

妈和爸爸对我说

：“

无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

，

还

是做多么平凡的事

，

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

，

就是我的好

儿子

。 ”

一席话让我从此坚强起来

。

柳传志

，

1944

年

4

月

29

日出生于江苏镇江

，

曾任联

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

、

董事局主席

，

2011

年

11

月

2

日卸任

。

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

，

联

想集团高级顾问

。

企业家

、

投资家

、

泰山会成员

、

全

球

CEO

发展大会联合主席

。

亲 情 故 事

平 分 生 命

丫 丫

男孩 与 他 的 妹 妹 相 依 为 命

。

父 母 早 逝

，

她 是 他 惟 一 的 亲 人

。

所以男孩爱妹妹胜过爱自己

。

然

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在这两个不幸

的孩子身上

。

妹妹染上重病

，

需

要 输 血

。

但 医 院 的 血 液 太 昂 贵

，

男孩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

，

尽管

医院已免去了手术费

，

但不输血

妹妹仍会死去

。

作为妹妹唯一的亲人

，

男孩的

血型和妹妹相符

。

问男孩是否勇敢

，

是否有勇气承受抽血时的疼痛

，

男孩

开始犹豫

，

10

岁的大脑经过一番思

考

，

终于点了点头

。

抽血时

，

男孩安静地不发出一

丝声响

，

只是向着邻床上的妹妹微

笑

。

抽血完毕后

。

男孩声音颤抖地

问

： “

医生

，

我还能活多长时间

?

”

医生正想笑男孩的无知

。

但转

念间又震撼了

：

在男孩

10

岁的大脑

中

，

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

，

但他

仍然肯输血给妹妹

。

在那一瞬间

，

男孩所做出的决定是付出了一生的

勇敢

，

并下定了死亡的决心

。

医生的手心渗出汗

，

他紧握着

男孩的手说

： “

放心吧

，

你不会死

的

。

输血不会丢掉生命

。”

男孩眼中放出了光彩

： “

真的

?

那我还能活多少年

?

”

医生微笑着

，

充满爱心地说

：

“

你能活到

100

岁

，

小伙子

，

你很健

康

!

”

男孩高兴得又蹦又跳

。

他确认

自己真的没事时

，

就又挽起胳膊

———

刚才被抽血的胳膊

。

昂起头

，

郑重其

事地对医生说

：“

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

给妹妹吧

，

我们两个每人活

50

年

!

”

所 有 的 人 都 哭 了

，

这 不 是

孩 子 无 心 的 承 诺

。

这 是 人 类 最

无 私 最 纯 真 的 诺 言

。

爱

的

音

符

石头剪刀布

男人和女人在一起

5

年了

，

爱过

，

吵过

，

不过他们每次争吵之后都是用

猜拳的办法来决定谁先让步

。

但是在

一次外出旅行中发生了意外

。

他们乘坐的两座高山之间的吊篮

钢缆断了一根

，

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

量

（

现实如此

，

必须有人跳下去

，

要

不都得死

）。

于是两人又决定用石头剪

刀布来决定去留

，

输的一方跳下去

。

两人都不舍

，

于是决定第一把都出石

头

。

女人其实是想让自己的男人留下

的

，

于是她选择了出剪刀

，

让自己的

男人活下去

。

但结果自己的男人却出

了布

。

男人默默的转身

，

流下了最后

一滴眼泪

，

跳下去了

。

女人得救了

，

从男人出布到他跳

下去

，

她没有出言挽留一句

，

因为她

觉得自己的男人是贪生怕死的人

，

说

好了出石头

，

他却出了布

，

因为他只

想着赢

，

只想着自己活下去

，

他好狠

的心

。

她 认 为 这 样 的 男 人 不 值 得

她 爱

，

很 快 的 就 忘 了 那 段 不 值

得 留 念 的 爱 情

，

找 到 了 自 己 幸

福 的 生 活

。

30

年过去了

，

女人的身体也一

日不如一日

，

在接孙子放学的路上

摔了一跤

，

骨折了

。

当她住进病房

的时候

，

在一个孤独的角落发现了

一个熟悉的身影

，

那个身影也发现

了她

。

他们就是

30

年前的男人和女

人

。

也 许 时 间 能 冲 淡 一 切 吧

，

女 人 对 男 人 也 没 有 了 恨 意

，

他

们 聊 着 往 事

，

原 来 男 人 从 吊 篮

跳 下 来 的 时 候 正 好 掉 在 树 上

，

被 人 救 了

，

但 是 右 脚 粉 碎 性 骨

折

，

治 好 之 后 有 后 遗 症

，

经 常

要 去 看 骨 科

，

这 次 就 是 因 为 再

犯 所 以 才 来 医 院

。

男人也有了自己的家庭

，

小日

子也还幸福

。

好像找回了那么一点以

前在一 起的感觉

，

于是他们也 开起

了玩笑

。

女人说 男人那时候不 爱 卫

生

；

男 人 说 女 人 那 时 候 很 能 吃

……

男人说女人好笨

，

猜拳从来没赢过

。

女人说 哪没有赢 过

，

我们最后 一 次

猜拳不就是我赢了么

。

男 人 很 随 意 地 笑 笑 说

：

那 时

候 我 太 了 解 你 了

，

知 道 虽 然 说 好

了 出 石 头

，

但 是 你肯定会出剪 刀

，

知 道 你 出 剪 刀 我 还 出 石 头 干

嘛

，

肯 定 出 布 咯

。

男 人 淡 淡 地笑

着

。

女 人也跟着 笑着

。

可是女 人好

像突然 意识到什 么

，

笑着笑着

，

哭

了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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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

内外

亲情

风景线

对我来说

，

在

5

岁那年失去母

亲后

，

父亲就 身 兼 两 职

。

当 他

75

岁因肝癌病逝时

，

我完全崩溃了

。

我是希望他能一直活着

，

但现在我

得 被 迫 面 对 他 的 衣 柜 和 五 斗 柜 抽

屉

，

丢掉或分送掉他的东西

，

因为

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传些什

么东西给需要的那些人

。

我年轻需要钱用时

，

父亲常会隐

身至他的房间

，

然后带着钱出现

。

我

从不知道那些钱是哪里来的

，

只是怪

异地认为这个房间可能会为我长出一

些金钱果来

。

然后有一天

，

我突然听

到父亲告诉姐姐

，

去他房间

，

从黑盒

子里拿些钱出来

。

为什么我从没被允

许可以去看那个黑盒子

，

或是看看里

面放了些什么东西

？

是因为我年纪太

小

，

还是因为姐姐拥有我没有的特

权

？

我记着这个黑盒子

，

经过这么多

年

，

它仍然萦绕在我脑际

，

究竟盒子

里面有什么东西

，

现在又在哪里

？

里

面藏了些什么宝藏

，

我什么时候可以

去看看它神奇的内容

？

年复一年

，

我长大

，

父亲则变

老了

。

好笑的是

，

不管你多希望双

亲可以永葆青春

，

他的头发还是越

来越白

，

脸也越来越皱

，

身形越发

佝偻

。

但每当我去看他

，

甚至在他

咽下最后一口气时

，

他眼里还是带

着笑

。

那天我在他房里打包分类东西

时

，

我不止一次想到那个黑盒子

。

我

含着眼泪

，

处理着手上一再让我回忆

起往事的那些东西

，

我得快点结束这

件事

，

这是我父亲人生的最后一章

，

所有东西和记忆都得被压缩到垃圾桶

和盒子里

。

把衣柜和五斗柜清空后

，

房间变

得空荡荡的

，

父亲真的走了

，

连他的

东西也没了

，

我生命中另一个新的时

代即将开始

。

你怎能继续走下去

，

却

没有你最爱的

、

最需要的那个人在一

旁

？

现在当我打电话说出

“

我爱你

，

爸

”

时

，

谁又能回答我

？

最后一个抽屉

，

是父亲晚年最重

要的部分

———

是放电话

、

他的药和眼

镜的地方

，

我看到了小黑盒

，

跟我期

望的不一样

，

还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

在期待些什么

？

是不是有可能里面垫

着缎子

，

还装饰着一堆珠宝

？

我用颤抖的手伸向它

，

关起房

门

，

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床上

。

我在盒

子里发现的

，

原来是记录我一生的所

有东西

：

我母亲

、

我的童年

、

悲剧

、

幸福以及爱

。

盒子里放着父亲终身珍藏的东

西

：

他跟妈的结婚证书

，

因为时间过

久变得皱巴巴又易碎

；

妈的死亡证

明

；

一些对他而言一定相当重要的钱

币

；

长久以来

，

面对别人的艰难困

苦

，

他必会帮助的某个亲密老朋友寄

来的感谢信函

；

母亲穿着一件父亲最

喜欢

、

也最爱提起的黄色洋装的照

片

；

我

6

岁时的照片

，

上面有稚气的笔

迹

： “

给爸爸

，

爱你的

，

黛比

”；

还有

一些卡片

，

我寄给父亲的许多许多卡

片

———

多年来的圣诞节

、

生日

、

父亲节

卡片

———

每一张上面都有我发自内心写

给他的话语

。

我就在盒子里

！

我母亲也在盒子

里

，

里面没有钱

，

没有保险文件

，

没有

法律文件

———

只有一些对别人来说无足

轻重

，

对父亲来说

，

却代表所有事物的

东西

。

我猜想他一再重读里面的所有东

西

，

为自己或哭或笑

；

我猜他一定常做

这事

，

因为里面的文件都被保存得很

好

。

我从不知自己是父亲最珍视的拥

有

，

这盒子不但告诉了我

，

还展现了我

的过去

，

以及我几天前才刚失去的

———

一个父亲的灵魂以及对女儿永不死去的

爱

。

现在 这 黑 盒 子 是 我 的 了

，

当 我

走 到 生 命 最 后 一 天

，

我 拥 有 的 东

西 被 丢 进 绿 色 垃 圾 袋 时

，

我 的 孩

子 会 发 现 这 个 盒 子

，

在 这 里

，

发

现 他 们 自 己

，

以 及 我的灵魂和爱

，

并且了解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

，

是

我们对其他人拥有的爱

。

盛满爱的盒子

夏 青

柳传志：

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

柳

传

志

名

人

家

事


